
参与性 ·多样性 ·文学性
——《宝印杯 》杂文征文简评

李星

由陕 西 省 杂 文
学会 、宝 鸡 市人民印
刷厂 、陕 西 工 人报联
合举办 “宝 印 杯 ”杂
文征 文 活 动 已 经 由
编辑 和 杂 文 写 作 的
行家 里 手 评选 出 结 果 ，不知
参予 评 奖 的 同 志们怎么看 ，
身在文学行 当 之 内 又在 杂文
圈之外 的 笔 者 ，确实为这次
征文活动所取得 的成绩 而 高
兴，同 时 我也 认为这次群众
性的 杂文 评 比是 一 次较 高水
平的 角 逐 。它从一个方 面 反
映了 我省整个 杂文创作 水平
的提 高 ，也从 一个方面表现
了加快 了 步 伐 的 改革开放 ，
对文艺创作 的鼓舞和促进 。

应征作 者们 以宽松 、自
由的 心态 ，解放着 的思想 ，
以高 度 的 责任感和社会主人
公精 神 ，鞭挞 阴 暗 ，批评 落
后陈 旧 ，旗 帜鲜 明 ，热 烈地
主张所 是 ，针 砭所非 ，在尺
幅之 中 议政 、议经 、议文 ，
充分 发 挥 杂 文 创 作 干 预 生
活、参 与现 实 的作 用 ，为改
革开 放 帮腔鼓劲 ，是这次征
文活 动最突 出 的特 点 。冯 日
乾的 《“巧取 豪夺 ”说》，
从“巧”、“豪 ”的原意 ，
到它们 的 贬意 ，从历 史 到现
实，不仅指 出 了 种 种 的 以权
谋私 的现 象 ，而 且 揭示 了 现
象背 后 的 丑 恶 本质 ，在 表 面
看来 不 露 声 色 的 文 字 控 制
中，表现 了 作 者 巨 大 的愤慨
和深 切 的 谴 责 。薛 海 春 的
《 “欲 ”字管 窥》，同 《“巧
取豪夺 ”说 》有 异 曲 同 工 之
妙，尤其 结 尾 的 “江 山 ‘欲 ’
改不 易 ，江 山 ‘欲 ’建 更难 ，
我们还 是 知难 而进”，表现
了作 者从 “四化 ”大 业全局 ，
从祖 国 前 途命 运 出 现 ，对 种
种纵个 人之欲 ，而坏社会之
风者 的 期 望和劝勉。“防欲
如挽逆 水之舟 ，才歇 力 便下
流；从善 如缘 无枝之木 ，才
住脚便 下 坠”——林则徐 的

这幅 对 联 用 在 这 里 ，不仅贴
切生 动 ，而且使全篇 的 重蕴
更为广 阔深邃 。郭庆晨 的 《识

“ 幌”》是典 型 而却 为 以 往
杂文创作所 易 于轻视 的 议经
之作 ，从饭店 餐 厅 “幌”不
符实 ，甚 至 以 “幌 ”为 “谎 ”的
现象 ，批 评 了 城 乡 商 业 活 动
中以假广 告 词欺骗顾客 的行
为。“幌 ”愈 多 、愈滥 ，愈 脱 离
实际 ，“谎 ”愈 多 ，人们对它 的
信任 程 度 就愈 低 ，最 后 受 害
的还 是 骗 人 者 自 己 。寄 语 经
商者 ，当 解作 者 虑 。

思路和 写 法 的 多 样化 ，

不拘 一 格 ，不 定 一 尊 ，表现
了杂文作 者开 放 的 思 维 、活
跃的 思 想 ，是 这次 杂文征文
活动 的 又 一特 点 。杂文 的体
式特征 贵在 一个 杂字 ，读 书
偶得 ，生 活 随想 ；历 史沧 海
的一 粟 ，现实 人生 的 一枝一
叶；日 之所思 ，夜 之所梦 ；
大到经 国 之伟 业 ，小到人 生
海洋 的 一 瓢 ；社会政治 ，人
间万 端 皆 可作 为 杂文 的 写作
材料 。但 是几 曾何时 ，我们
的杂文 形式越来越单 一 ，面
目越来越庄 严 可 畏 ，只能让
人仰视 。这就提 出 一个 问 题 ，

我们 的 杂文 除 了 给政治家 、领
导人 看 以 外 ，除 了 教 导人们应
该这样 ，不 应 该那样 之外 ，能
否平 易 一 些 ，近 人一 些 ，能否
作为 普通 人 的 朋 友 ？这次 杂文
征文确有 让 人能感 到 亲 近 而耳
目一新 之作。“人情 练达 即 文
章”，练达 的 人生 经验不足成
就了 这样 的 好文 章 ，也必能给
它的 读 者 以 丰 富 的历 史 人生启
示。毛泽 东 曾 经 要人们学 习 鲁
迅的 杂文短 而又 没 有 片 面性的
功力 。不仅 如 此 ，它 还具 有将
马克 思 主 义 的 大道理 同 作 者 自
己的 处 世 经验结 合 ，即 硬件和

软件 有 机结 合 ，相
得益 彰 的 优 点 。相
比之 下 ，那 些 提 出
问题 引 一 段 经 典

作家 的 话 ，以 为 自
己就 完成 了 任 务 ，
就可 以 得 胜 回 朝
了的 文 章 ，是 多 么
的贫 乏 、单 薄 。不
知评 委 们怎 么 看 ，
《 芝 麻 官 如 是 说 》
也为 我所 喜 欢 ，喜
欢它 形 式 的 别 致 ，
喜欢 它 所 召 唤 的

人与 人 之 间 的 勾通和 理解 。由
于党 风 和 社 会 风 气 的 某 些 不
正，世俗 对 握 有 实权 的 县 级官
员多 所 以 偏 盖 全 ，对 他 们 中 多
数人 的 实 际 情 况 甚 少 了 解 ，这
篇文 章 以 纳 凉 对 话 实 录 的 形
式，塑 造 了 一 个 虽 然政绩 平 平 ，
但却 也 焚 膏 继 晷 ，勤政 爱 民 的
七品 县 官 形 象 。杂 文 可 以 写 这
个？杂文 可 以 如 是 写 ？完全超 出
了习 惯 的模式 。其 实 ，这也正 是
它的 佳 处 ，只 有 开 放 的 杂 文观
念，才会产生 如此的杂文作品 。

杂文也 是文学 。在 这方 面
它同 小 说 、诗歌 、散文 处 于 同
样的 档 次 ，具 有 同 样 的 艺术品
位。但 是 ，这 有 一个 前 提 ，就
是杂 文 须 是溶 进 了 作 者 个人 的
思想和 情感 ，具 有作 者 独 立 的
人格 力 量 和个性 追求 的 创作 。
人云 亦 云 没 有 独特 的 生 活 发现
和思 想 见解 的 不是 创作 ，千 部

一腔 、千 人 一 面 ，依
样画 葫 芦 的 不 是 创
作，语 言 干 巴 、枯燥
无味 ，毫 无 美 感 可 言
的不 是 创 作 ，没 有人
格和 个 性 的 也 不 是

创作 。此次征文 中 的 《无 功便
是过》、《莫教 “此地空 余文
化城”》和 《想起 了 王 实味 》
等都是个性突 出 、文 学 品位 相
当高 的创作 。它们 共通 的 优点
不只 在 于 知 识性 、信 息性 ，也
不全在于作 者独特 的 生 活 发现
和朴素 亲 切 的 文风 ，更在 于 饱
满的 情感投入 ，读 了 它们 ，你
不仅为无功 的 平庸 而 浩 叹 ，你
不仅 为 文化旅游 点 的 没有文化
而悲哀 ，不仅 为 王 实 味才 高 志
远、生贱 死辱 的
糊涂 死 去 而 对
罗织罪名 、陷他
于死 地 者 的 扼
腕，同 时 也受到
作者 那 种 忧 时
如焚 、憎 爱 分 明
的情 绪 的 强 烈
冲击 。如果没 有
作者 自 己 情 感
和人 格 力 量 的
投入 ，这种 力 量
是不 可 能 多 生
的。这就启 示我
们，所 谓 杂文 的
文学 性 究 竟 应
该是什 么 ，而 不
应该 是什 么 。比
起其 他 形 式 的
文学作 品 ，杂文
是多 了 些 “理”，
但杂文 的 “理 ”
确实 又 不 同 于
政治著作 ，思想
著作 的 大道理 ，
可惜 象 《想起 了
王实味 》这样 的
好杂 文 并 不 易
得。

“ 晴 空 一鹤
排云 上 ，便 引 诗
情到 碧 霄”。我
祝这 次 征 文 成
功，并愿我省杂
文创 作 在 专 业
和业 余 作 者 的
努力 下 ，在 热心
者的 支持 下 ，取
得更 大 的成功 。

文苑
本版 编 辑　杨 乾 坤

“ 宝 印 杯 ”杂 文征文评奖揭晓
一等奖

芝麻官如是说　李文举
“ 巧取豪夺”说　冯 日 乾

无功便是过　胡 中 玉
“ 欲”字管窥　　　薛海春

二等奖

湘湖边的感慨　屈超耘
扬汤 止沸何如釜底抽薪　张绪 田
莫教 “此地空余文化城”　缑稳贤
想起了 王实味　赵发元
识“幌 ”　郭庆晨
负面效应　周锦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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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 运 动 健 儿从 巴 塞 罗 那 奥 运
会上 夺 回 了 16块金牌 ，国 人大 喜 ，
纷纷 竖起 大拇指 曰 ：“真 是好样 的 ！”
各种 奖 励也纷 至沓 来 。据 统 计 ，每
位奥 运 会 金 牌 得 主 这 次 获 得政 府 、
企业 和 个 人 颁 发 的 各 种 奖 金 已 突

破人 民 币 100万 元 大 关 。对 此 国 人
的反 应 是：“该 奖 ！该 奖 ！”

但最 近 报 端 又 有 几 段 文 字 出
现，说道：“虽 说该 奖 ，但似

有不 公 ，比如澳 星上 天 的 有 功
人员 ，参 加世界 中 学 生 化 学 比
赛得 了 金牌 的 中 学 生 和 他们 的
辅导 教 师 ，还 有 在 外 国 参 加 唱
洋歌 比赛 得 了 金牌 的 歌 唱 家 ，
都为 国 争 了 光 ，但 他们 却 拿 不
到那 么 多 奖 金……”

这确 实 是 令 人惋惜 和 同 情
的事 ，难 为 有 人想 得这 么 周 全 。
不患 穷 ，只 患 不 公 ，不 平 则 鸣
——这 是我们 的 国 粹 ，凡事 得
讲个照 顾 面 ，得平 均 。笔 者也
在想 ：可 也 是 的 ，干嘛 奖 那 么
多，惹 人议 论 纷 纷？奖 五毛钱
不就 得 了 ，大 家 也心安 ，也 不
眼红 。可 五 毛 线……那 叫 奖 么 ？

其实 在 这次 奥运金牌得 主
的奖 金 中 ，政府 的 奖励 只 占 了 很 少
的部 分 ，大 部 分 是 那 些 对 体 育 感 兴
趣的 企 业 和 个人提供 的 。也就是说

这些企 业 和 个人 觉 得 重 奖 这些运 动
员是 他们 自 己 乐 意 干 的 事 情 ，没人
动员 ，没人逼 ，完 全是 自 愿 ，这 谁
又能 干 涉 ？就 和 街 头 的 凉 皮 铺 子 、

酸汤 饺 子 铺 子 ，生 意 红 火 ，吃 的 人
多，钱挣 了 不 少 ，那 是顾 客 自 愿 的
事。至 于 其 他饭馆 ，或 是 卖 衣服 的 ，
卖鞋 子 的 ，生 意 收 入 少 ，那 能指 责

顾客 么 ？观 众们 不 是 自 愿 掏 出 腰 包 使

一个个歌 唱 明 星 的 钱 袋 鼓 了 起 来 ，又

有谁 说这是 不 应 该 的 呢？大 家 愿 意 掏
腰包 奖 励 奥 运会金 牌 得 主 也是 这 么 个
理儿 ，完全是 个人 爱 好 ，与 旁 的 扯 不
上。

据笔 者 了 解 ，在 外 国 ，也是 重 奖
奥运会金牌 得 主 的 ，这个重 奖 也 并 非
是各 行 各 业 的 优 秀 人物 都 能 得 到 的 ；

有些 运动 员 的 薪水也大 大 高 于 火
箭卫 星 的 研 究 人 员 。体 育 就是 体
育，人 家 并 不 把 毫 不 相 关 的 事 往
一块 儿联 系 。再说如此 攀 比也 没
个止境 。奖 了 奥 运会 金 牌 得 主 ，
说也 应 该 奖 发 射 澳 星 的 科 技 人
员、得 金牌 的 中 学 生 、唱 洋 歌 的
金牌 得 主 。可 奖 了 这 些人 员 以 后
就没 意 见 了 么 ？那 些攻 克 科技 难
关的 ，填 补 了 国 家 科技 空 白 的 ，
世界 儿 童 画 展 得 奖 的 ，龙舟 赛 得
金牌 的 ，蜡 染 工 艺 得金 牌 的 ，几
十年安全 生 产 没 发 生过 事 故 的 ，

进了 吉 尼斯世界 大 全 的 ，还有 劳
动模 范 、优 秀 教 师 、战 斗 英 雄
… …就 不 该 重 奖 么 ？

在中 国 要 办 一 件 事 也真 难 ，
难也有 难 的 办 法 ，那 就是 索 性 十

一亿 人都 去 参 加 奥 运
会，谁 也 不 要拉下 ，

机会 均 等 ，你 得 了 金

牌照 样 奖 你 。心 中 如
有不 平 的 话 ，只 好 等
下届 奥 运会 去 一 试 身
手了 。

可十 一 亿 人都 去

参加……那 还 叫 奥 运
会么 ？

那叫 赶庙 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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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
读
懂
了
四
五
成，

毕

竟
才
学
了
半
年
的
俄
语，
只
好
去
请
教
俄
文

老
师。

没
想
到
她
不
但
没
批
评
我
先
斩
后

奏，

还
在
全
班
大
大
表
扬
了

一

番，

让
我
通
过
柳
芭
再
给

同
学
们
多
介
绍
几
位
通
信
的
小
朋
友，
同
学

们
争
相
传
阅
柳
芭
的
来
信，
更
加
激
发
了
学

俄
语
的
兴
趣。
柳
芭
说
她
十
分
向
往
古
都
西

安，
等
明
年
夏
天
一

定
让
爸
爸
带
她
到
这
里

来
度
假。
不
久，

中
苏
关
系
恶
化。

父
亲
告

诉
我，
柳
芭
的
爸
爸
突
然
奉
命
回
国
了。

老

师
严
肃
地
对
我
说：
“
你
不
要
再
给
柳
芭
写

信
了
，
这
是
关
系
到
政
治
立
场
的
大
问
题。”

我
流
着
泪
暗
暗
珍
藏
起
这
封
唯
一

的

也
是
最
后
的“
正
宗”

俄
文
信。

我
甚
至
还

不
知
道
柳
芭
是
不
是
就
如
想
象
中
那
样
金

头
发
长
辫
子
蓝
眼
睛
翘
嘴
巴
的
小
姑
娘，
还

来
不
及
打
听
关
于
克
里
姆
林
宫
红
场
莫
斯

科
郊
外
的
晚
上
许
许
多
多
神
圣
美
丽
的
故

事，
一

切
都
被
无
情
地
隔
断
了。

时
光
流

走
了
半
个
“
甲

子”
，
“
C
C
C
P
”

已
不
复
存
在

了。
在
如
今
那

个
叫
做“
独
联

体”
的
地
方，

柳
芭
，
你
在
哪

晚
节
浓
香

胡
义
明


